基于COM-B理论的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要素体系及其作用路径研究

孟晓平1，孙乐为1，牛晓2，丁荔洁1，张志勇1*
（1.山东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2；2.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 400015）

摘要：体育行为是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和行为方式，从积极健康的视角促进青少年的体育行为、提升健康水平关乎健康中国建设大战略。基于COM-B理论采用德尔菲、问卷调查、验证性因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体育行为、体育能力、体育动机和体育参与机会四个层面建立指标体系，并探讨各维度的影响力及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健身能力、机会获取、体育动机、社会支持条件均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健身能力对体育行为潜在变量的解释程度最高，是最关键的因素；体育动机是中介变量。青少年体育行为养成要关注能力培育、机会赋予和动机激励的协同效应;注重个体积极健康理念的培养;加强体育学习，促进体育能力提升;让渡控制权，加强社会协同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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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 System and Action Path of Adolescents' Sports Behavior Based on COM-B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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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rts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behavior mode for health promotion. Promoting youth sports behavior and improving their health level from a positive and health perspective are related to the grand strategy of building a healthy China. Based on the COM-B theory, using Delphi, questionnaires, confirmatory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other methods, the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from four levels of sports behavior, sports ability, sports motivation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of each dimen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fitness ability, opportunity acquisition, sports motiv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condition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youth sports behavior; Fitness ability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explanation for potential variables of sports behavior and i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Sports motivation is the mediating variables.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behavi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ability cultivation, opportunity giving and motivational incentives,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positive and healthy concepts, strengthen sports learning and promote sports ability improvement, transfer control rights and strengthen social coordination suppor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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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积极主动的体育参与和规律的身体活动被视为最适宜青少年的健康生活方式，有助于解决当下以及未来的健康问题[1]。但我国仅29.9%的青少年达到WHO推荐的60分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指标[2]，四年级学生有锻炼习惯的比例仅为28.4%、八年级为18.6%[3]。面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不足、体质下降这一持久、艰巨问题，应着眼于青少年体育行为的主动发展，探究关键影响因素，用积极的内容和主动的方式塑造、培养青少年体育认知和行为，使他们形成终身、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种促进方式具有更为积极的认识论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从单因素出发，关注个体方面的意愿[4-5]、信念[6]、态度[7]、意识[8]等，或从社会学方面关注家长支持环境[9]、同伴支持[10-11]、运动类 APP[12]等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另一个维度是基于生态学多因素视角，关注生理、心理、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环境因子等综合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13-16]。学者们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1）对于影响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关键因素、中介因素等缺少实践论证；（2）单因素维度偏重于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缺乏全面关照与考量，而多因素维度表现较为宏观，缺乏具体操作性；（3）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这也就激发我们不断积极探索体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当代行为心理学提出的“行为系统”新框架能力-机会-动机理论（Capability Opportunity Motivation-Behavior，COM-B），这一理论认为能力、机会和动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可持续的行为变化[17] 。这一理论已广泛应用于消费行为[18]、管理行为[19]、环保行为[20]、健康行为[21-22]等行为研究。基于COM-B理论，C.Flannery等指出影响超重和肥胖孕妇从事体育行为的最主要障碍是知识[23]，Howlett等发现影响成年男性中度至剧烈运动的主要因素是能力和动机，其中动机是行为能力的重要中介，他建议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其他人群[24]。可以看出，体育能力、动机和机会对不同人群体育行为的作用力以及相互关系是有所差异的。研究基于COM-B理论，从体育动机、能力和参与机会三个维度考量他们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作用路径及影响力，为青少年体育行为研究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研究范式，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对青少年体育行为诱发机理的认识，全面系统地探寻影响青少年体育行为的深层次、多维度因素，明确要素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及关键因素；实践上可以为青少年体育行为干预设计提供基础，精准研制与开发政策、服务等，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养成“对症下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健康中国建设。

2.研究设计

2.1概念框架建立
研究基于COM-B理论框架来呈现影响青少年体育行为的重要层面及其联系。在这个框架中：（1）体育行为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按照人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等体育目标而进行的自主化和组织化的身体活动。（2）体育能力是个体为促进自身健康应掌握的各种体育知识与技能，知识是体育行为促成和强化的必要条件，技能是产生体育行为的前提和基础。（3）体育参与机会是从事体育行为所需要的个体努力及个体所处的环境条件能否提供相应的机会。机会由自己是否可控分为两方面，自己不可控制的因素是环境因素，自己可控的因素是个体努力[25]。体育参与机会分为由环境因素影响的社会支持条件和个体努力影响的机会获取两个维度。（4）体育动机是产生激励和引导个体选择体育行为并完成既定的健康目标的内在动力，是推动体育行为的主要源动力[26]。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提出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框架，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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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体育能力、体育参与机会、体育动机与体育行为的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bility, Sports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Sports Motivation and Sports Behavior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COM-B理论为基础的体育行为、体育能力、体育参与机会和体育动机等各维度，还没有成熟的、较为一致性的且适合于青少年的指标体系。研究采用德尔菲法构建基于COM-B理论的青少年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在借鉴相关量表、问卷等的基础上，制定了初步的指标体系。为优化指标体系，对国内相关领域28名知名专家和学者进行咨询，其中高校体育与健康研究专家、理论学者13名，医学院校体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学者6名，一线体育与健康实践工作者9名（体育教研员4名，中小学高级、特级体育教师5名）。两轮专家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说明专家对指标体系构建工作的支持度很高。基于第一轮咨询中专家对指标的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得出，专家的权威系数为0.87，表明专家的权威程度比较高。

第一轮咨询中专家组对指标提出修改、增加的理由和建议有：一级指标提出需明确体育能力、体育动机、体育参与机会的基本概念；建议在一级指标中增加体育基础、身体条件等维度。二级指标明确自主化锻炼行为、体育锻炼知识、社会支持条件与机会获取的概念；建议增加体育精神或体育品格。三级指标提出的修改意见有：掌握至少2项运动技能要求过高；评价自身身体素质状况可以调整为自评健康；建议增加安全意识、制度环境等维度。综合考量专家建议，最大程度上反映专家的观点，对第一轮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生成第二轮德尔菲调查问卷。
在第二轮咨询中，专家建议修改能正确评价运动技能掌握情况、可以制定运动健身方案等指标。经过两轮德尔菲法咨询，指标体系收集所得结果趋于一致，最终形成青少年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1）。
表1 青少年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最终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Final Index System of Adolescents' Sports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一级
	二级
	三级

	体育行为
（B）
	组织化锻炼行为

（B1）
	自觉上好体育与健康课（B11）

	
	
	参与学校的大课间、早操等体育活动（B12）

	
	
	积极参加学校体育俱乐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B13）

	
	自主化锻炼行为

（B2）
	学校课间等空闲时段积极参与体育活动（B21）

	
	
	进行校外自主性体育活动（B22）

	
	
	参加社会体育俱乐部、培训班等（B23）

	
	体育锻炼行为水平（B3）
	体育锻炼次数（B31）

	
	
	体育锻炼时间（B32）

	
	
	体育锻炼强度（B33）

	体育能力
（C）
	体育锻炼知识
（C1）

	了解体育活动的益处（C11）

	
	
	知道一次体育锻炼的基本步骤（C12）

	
	
	知道正式体育活动前如何进行热身活动（C13）

	
	
	知道体育活动结束后如何放松（C14）

	
	
	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运动（C15）

	
	
	在体育活动受伤后知晓如何处理（C16）

	
	健身能力

（C2）
	掌握1-2项体育运动项目（C21）

	
	
	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的能力（C22）

	
	
	具备评价自己运动水平的能力（C23）

	
	
	可以制定运动健身计划（C24）

	
	
	处理常见的运动损伤能力（C25）

	
	
	具有安全意识与防范能力（C26）

	体育动机

（M）

	动机意向

（M1）
	打算通过体育活动以增进健康（M11）

	
	
	会主动进行体育活动以增进健康（M12）

	
	
	有强烈的意愿通过体育活动增进健康（M13）

	
	
	为了健康，计划定期进行体育活动（M14）

	
	采取行动动机（M2）
	如果想要通过体育活动来增进健康，能采取行动来达到健康目的（M21）

	
	
	如果想增进健康，将开始进行体育活动（M22）

	
	
	为了健康，将为自己制定一个体育活动计划（M23）

	
	坚持动机

（M3）
	因为想增进健康，所以能坚持体育活动（M31）

	
	
	如果决定进行体育活动增进健康，可以克服困难和障碍坚持计划（M32）

	
	
	如果特别想要通过体育运动增进健康，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坚持不懈（M33）

	体育参与机会
（O）
	社会支持条件
（O1）
	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学生考试评价与体质健康促进制度等）（O11）

	
	
	所在社区、学校、家庭等有良好的健身文化氛围（O12）

	
	
	所在社区、学校、社会体育组织等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比赛、游戏等（O13）

	
	
	所在社区、学校等有青少年体育组织（体育俱乐部、社团等）（O14）

	
	
	所在社区及周边有适宜体育活动的场所、设施（O15）

	
	
	家长及同伴支持或陪伴参加体育活动（O16）

	
	机会获取

（O2）
	会主动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O21）

	
	
	主动关注体育与健康相关的媒体报道（新闻、赛事活动等）（O22）

	
	
	会在住处周围寻找适宜的地方进行体育活动（O23）

	
	
	会主动寻求时间进行体育活动（O24）

	
	
	选择步行、自行车等上、放学交通方式（O25）


2.3问卷发放与回收
研究基于青少年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并予以发放。由于要通过大样本量数据明确模型要素间的关系，所以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发放问卷7512份。问卷使用问卷星发放，在各学校微机室由体育教师指导完成，回收率100%。被调查者学段、性别分布基本均衡（表2）。
表2  样本数据一览表

Table 2  List of Sample Data   n=7512

	类别
	人数
	百分比（100%）

	学段
	小学段
	2379
	31.7

	
	初中段
	2514
	33.4

	
	高中段
	2619
	34.9

	性别
	男
	3750
	49.9

	
	女
	3762
	50.1


3.研究结果
3.1项目分析
3.1.1验证性因子分析
研究为实现较为合适的模型参数估计，将因素分析后各潜变量的观察指标进行算数平均后缩减为一项指标[27]，将各潜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算数平均，指标体系包含了10个维度。运用AMOS24.0对实测数据与理论建构模型适配程度进行验证（图2），发现观察变量体育锻炼知识对潜变量体育能力的因子载荷仅为0.051，一般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30，体育锻炼知识因子予以删除，健身能力成为体育能力维度的唯一观察变量。删除后,各个变量与其各个因子之间的路径系数均高于0.4，符合要求。
从表3可知，除卡方自由度比外，模型拟合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本模型卡方自由度比为56.559，由于卡方值易受样本大小的影响，样本观察值越多，模型卡方值越大，此时显著性概率值P会变得很小，容易形成拒绝虚无假设的结论，因而若是样本数较大，应再参考其他适配度统计量，而不应只从卡方值判断[28]。由于本研究样本量比较大，卡方值数据不再予以参考。由此，本模型的结构总体上较为合理，测量模型较为理想。通过验证性因子获取的公共因子与德尔菲法所得的核心变量基本契合，且各因素之间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形成了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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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及标准化路径参数值

Figure 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Parameter Values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Table 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Fit Index

	模型拟合指数
	CMIN/DF
	RMSEA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预设模型拟合指数实测值
	56.559
	0.086
	0.923
	0.956
	0.943
	0.956
	0.944
	0.956

	可接受模型指数值参考范围
	（1-3）
	<0.1
	>0.9
	>0.9
	>0.9
	>0.9
	>0.9
	>0.9


3.1.2信效度检验
经SPSS27.0测算，指标体系的4个潜变量及其测量指标的Cronbachα值均大于0.7，符合建议标准，表明指标体系4个潜变量及其包含的测量维度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问卷指标体系经过专家学者的咨询建议及课题组多次讨论与完善，过程科学、严谨，可以保证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通过对各变量的因子载荷、组合信度与平均变异萃取量分析可知，组合信度大于0.7，平均变异萃取量大于0.5，说明测量模型的各个测量指标收敛于相应因子，测量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敛效度。每个结构变量的AVE大于其与其他结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2路径模型假设检验
研究基于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确立的指标要素建立混合路径模型（图3），路径模型是由体育行为、体育动机两个潜变量以及健身能力、机会获取和社会支持条件三个观察变量构成，体育行为是因变量，体育动机、健身能力、机会获取和社会支持条件为自变量。综合COM-B模型和以往研究，确立7个研究假设：体育动机对体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健身能力对体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健身能力对体育动机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条件对体育行为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条件对体育动机有显著影响；机会获取对体育行为有显著影响；机会获取对体育动机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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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标准化路径模型

Figure 3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orts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表4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适配度检验表

Table 4  Model Fit Te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hys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模型拟合指数
	CMIN/DF
	RMSEA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预设模型拟合指数实测值
	74.846
	0.099
	0.964
	0.976
	0.976
	0.976
	0.952
	0.976

	可接受模型指数值参考范围
	（1-3）
	<0.1
	>0.9
	>0.9
	>0.9
	>0.9
	>0.9
	>0.9


通过检验数据结果来看（表4），卡方自由度比值高于可接受模型拟合指数范围中的上限值但可不予考虑，其余拟合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说明模型的结构总体上较为合理的，测量模型较为理想。

表5 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效应分析
Table5  Effect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Youth Sports Behaviour

	自变量
	路径
	效应量

	体育动机
	体育动机→体育行为
	0.118

	健身能力
	健身能力→体育行为
	0.336

	
	健身能力→体育动机
	0.316

	
	健身能力→体育动机→体育行为
	0.316*0.118＝0.037

	社会支持条件
	社会支持条件→体育行为
	0.061

	
	社会支持条件→体育动机
	0.090

	
	社会支持条件→体育动机→体育行为
	0.090*0.118＝0.010

	机会获取
	机会获取→体育行为
	0.191

	
	机会获取→体育动机
	0.548

	
	机会获取→体育动机→体育行为
	0.548*0.118＝0.065


通过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表5），7个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1）体育动机对体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效应为0.118。
（2）健身能力对体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336；又能通过体育动机间接影响体育行为，间接效应为0.037，总效应为0.373。
（3）社会支持条件对体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061；又能通过体育动机间接影响体育行为，间接效应为0.010，总效应为0.071。
（4）机会获取对体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191；又能通过体育动机间接影响体育行为，间接效应为0.065，总效应为0.256。
（5）健身能力对体育动机产生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316。
（6）社会支持条件对体育动机产生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090。
（7）机会获取对体育动机产生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548。

4.讨论与分析

4.1关于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基于COM-B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通过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对访谈数据进行主题分析，相关主题映射到行为变化的能力、动机和机会维度的定性研究[23、29]，或是基于各维度相关成熟量表与问卷等探索三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24、30]。鲜有进行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基于胡月英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评估指标体系[31]、体育活动的健康动机量表[32]、机会不平等理论[33]等相关研究确立初级指标体系，利用专家访谈、德尔菲等方法构建了青少年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整个建构过程严谨、可靠，确保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可以准确、深入的探究中小学生体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可进行评价，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信效度检验中，体育锻炼知识因子载荷因子载荷仅为0.051，远低于因子载荷的要求，使得体育锻炼知识与体育动机、行为等的关系难以验证，Howlett[24]、苏晓红[34]、谢龙[35]、代俊[15]等的研究也发现体育锻炼知识对体育锻炼行为的作用有限，与态度、锻炼行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综合已有研究，体育锻炼知识维度被删除。相关研究也指出仅教授知识并不能有效的改进健康行为[36]，知识作用的有限性意味着对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而言，只有理解知识并产生积极的认知，将知识转化为行动才能促进青少年主动运动改善健康。

4.2能力、动机和机会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具有直接影响

通过混合路径模型明确了体育能力、动机和参与机会对青少年体育行为既独立又相互产生影响，在影响力上健身能力＞机会获取＞体育动机＞社会支持条件。Neil等认为能力和机会都影响动机，动机是中心中介，能力和机会通过间接和直接途径影响行为[37]。John Mayne认为机会是行为改变的基础，动机是促使行为改变的动力，而能力是行为改变的直接促发因素[38]。研究结果验证了COM-B理论中能力、动机和机会的相关关系，为研究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因素和养成提供了实证依据，要通过能力培育、机会赋予和动机激励产生协同效应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为。
4.3健身能力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具有关键影响

结果表明健身能力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最大，影响力为0.33。相关研究也表明参与者所掌握的相关技能知识水平会影响到其参与的程度[39]，个体之所以不参与体育行为，最重要原因便是缺乏体育与健康能力[40-41]，但当前很多学生经过14年的国家体育课程学习都不能熟练的掌握一门运动技能[42]。这一研究结果对应了我国青少年长期以来体质健康水平存在的问题，也回应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等文件中提出要让青少年掌握1-2项运动项目要求的必要性，关注他们运动能力的培养是促进他们身心健康的关键。
4.4体育动机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体育动机对体育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但相关系数较小，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直接影响有限，这一研究结果与Aelterman[43]、Cox[44]、阳家鹏[45]等相一致。而Howlett的研究显示体育动机对成年人体育行为的影响最大[24]，远超过能力和机会，这反映出青少年体育行为的特殊性，两者在动因、机制和目标性上存在差别。青少年体育行为存在着明显的条件选择性和较强的条件决定性，即便青少年有强烈的体育锻炼的动机和意愿，但缺乏足够的机会和适当的条件也难以进行。调查显示有73.12%的学生对体育锻炼有很大的兴趣但由于课程的缺乏趣味性、缺乏体育场地器材等不愿意参加锻炼[46]。
结果显示健身能力与社会支持条件、机会获取可以通过体育动机间接影响体育行为。相关研究表明技能水平的提高益于个体面对行为选择时将成就感和自尊满足等心理因素卷入其中，技能水平与动机呈显著正相关[47-48]，社会支持对学生锻炼自主性动机影响显著，是促进锻炼行为的有效干预方式[49]。体育动机作为驱动个体从事体育行为的内部力量，能够为健身能力、支持条件等转化为实际的体育锻炼行为提供内驱力，从而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发生。

4.5体育参与机会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体育参与机会包括机会获取和社会支持条件两个维度。其中，机会获取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仅次于健身能力。机会本身是具有普适性的，但是青少年对于机会的获取存在主观认知上的差异，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由选择，具有行为的控制权。自我决定理论就指出人类心理有一种自主性的需要，个体需要独立选择自己的行为，不受或少受他人的约束。
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条件对体育行为有直接影响，但相比健身能力、体育动机和机会获取等个体因素，社会支持条件这一外在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力最小，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健康体育行为的影响部分是通过中介效应实现的，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50]，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对青少年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的研究指出相比家庭、学校、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是首要因素[51-53]。但研究也表明，当组织环境为青少年提供更多体育行为支持和机会时，青少年就可以摆脱约束和束缚，主动参与体育行为，社会协同支持是影响青少年锻炼坚持性的重要变量[7]。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研究也表明，部门协同与社会力量支持是有效推动青少年参与体育行为的支撑因素。
5.结论与启示
5.1结论
5.1.1运用德尔菲法确定了基于COM-B理论的青少年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体系具有较好的可行性、信度和效度，为客观评价青少年体育行为提供了具有较高操作性的评价工具。
5.1.2健身能力、体育动机、机会获取和社会支持均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能力的影响力要远高于动机和机会。此外，体育动机是重要的中介因素，健身能力、社会支持条件、机会获取都可以通过体育动机对体育行为产生间接效应。

5.1.3青少年体育行为受到健身能力、机会获取和体育动机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社会支持条件这一外在因素，要关注对于个体积极体育与健康理念与意识的培养，促进个体对体育行为的主动学习与追求。

5.2建议
5.2.1注重对青少年积极健康理念的培养。理念是行为的思想基础，行为是理念的动态表现形式。体育行为养成归根结底是一个主体建构的个性化过程，主体是个人。马丁·塞利格曼指出个体自己是行为改变的原动力[54]。积极健康理念认为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吸收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发展能量，使生命状态不断提升与优化[55]。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促进，仅仅从知识-认知、需求-动机等促进层面还远远不够，要关注青少年积极健康理念的培育，使青少年发挥潜能，自身成为健康促进的原动力，由内而外的热爱参与，积极去改变内在、外在的各种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理性的健康选择，积极的追求健康，以“积极健康观”来实现“主动健康”的行为。
5.2.2关注与加强青少年健身能力的培养。体育学习是青少年健身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为青少年从事体育行为提供基本条件。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体育学习环境，通过学校保质保量的体育课程以及课外体育活动，落实“勤练、学会、常赛”，使青少年能够习得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并应用于各种情境之中，掌握喜爱的、终生坚持的体育运动项目，提升健身能力，为体育行为的养成夯实基础。

5.2.3让渡对青少年的控制权，加强社会协同支持。一方面家庭、学校等要让渡对青少年的控制权，满足他们的自主性需求，使他们能充分展现自我并自由驾驭体育行为，进而增强个体的努力度和参与意愿；另一方面，切实挖掘家庭、社区等社会支持主体的促进职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些可选择的运动项目、时间与场所，增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56]，以适配性环境条件建设去促进他们的体育行为选择，营造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普及、青少年主动参与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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